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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庆举

2024年，叶澜教授首创并持续主持的
中国“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
教育学派，分别达30年、20年，在“30·
20”周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评价：当代中
国教育与教育学研究走出了一条学术原创之
路，同时也是一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之
路。在之前（2015年、2018年）举行的叶
澜专著《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
论纲》（中、英文版）学术研讨会上，中、
加、美、荷等国学者提出：理论与实践交互
生成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既有学校实
践，又有哲学思想，是有力量、有温度、有
品格，能走出国门且“站得住”的中国教育
学人的自主创造。
这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如

何交互生成？
首先，深厚的教育学学术功底，这是进

入实践做变革研究的前提。
叶澜自小受身为教师的父亲之影响，认

为“做老师好”，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系。华东师大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
所师范大学，教育系乃当时全校“第一系”，名
师荟萃。叶澜系统修习教育学、中外教育史、
教育心理学等专业基础课程，“科班出身”打
下基本理论和理性思辨的功底。毕业留校
后，她不断学习、反思、重建，致力于“补缺”和
自我超越，先后出版《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
法论初探》等专著，学术台阶清晰、坚实，不断
为中国教育学争气。“学术是我的第一生命。”
叶澜如是说。
叶澜秉承前辈学人风骨——“学科发展

的担当，严谨扎实的学风，孜孜不倦的汲取，
开辟领域的胆识”，勇闯教育理论与实践交互
生成之路。从重识教育基本理论的真理性开
始，到理论适度先行，与愿意改变的校长教师
们开展大中小学合作研究，这条理论与实践
同生共长的路，一走就已三十多年。
其次，真诚投入，读懂实践，发现问题，努

力创造，推进社会转型时期的实践变革，形成
新质理论，这是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关键。
叶澜是当代知名教育学家，也是学生、

合作者们亲敬的“叶老师”。她有自觉的
“读懂”意识和强大的“读懂”能力。千差
万别的学生、教师、学校，被她读懂、点
化，不断变得更好，由此心生敬服，“亲其
师，信其道”。
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叶澜与研究

团队始终坚持“读懂”为先：读懂时代，自
觉投身教育改革研究；读懂学校，自觉开展
整体转型变革；读懂教师，自觉提升教育创
造的智慧；读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自觉共
生、构建新型关系。
教育实践具体、变动、复杂，需要真诚

投入，练就读懂之功，需要有整体综合、互
动生成的复杂思维。“读”得懂、“合”得
来，才会在合作中创造新实践、生出新理
论，理论与实践才能“合”得久。参与“新
基础教育”研究的中小学教师，有一个共同
的称呼——“新基础人”，他们常常是叶澜
新思想的最初聆听者。她带着体温和实践芳
香的文章，既深刻又令人倍感亲切。做真研
究、有大智慧的叶澜，深得大家的敬重、信
赖。师生情、合作义，成了一辈子。
叶澜在实践研究中，从未忘记理论建设

之责。在一定意义上，她是为中国教育学建
设而进行实践的。20世纪80年代，叶澜提
出：加强教育学的学科“自我意识”需要
“上天入地”。此后，她与志同道合者主动进
入学校实地，持续开展深度合作研究。在此
过程中，系统重建教育教学的价值、过程及
其评价，旨在更新师生的在校生存方式。其
间，她先后发表《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
建》《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学校“转型性变革”
的理论与实践》等与变革实践直接相关的论
文。同时，扎根学校“家园”，提出中国教育学
的原创问题，对中国教育学做“世纪审视”，直
至创生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出版《“新基
础教育”论》《回归突破》等专著和系列丛书。
最后，理论与实践的交互生成，从发生

在主体之间，变成个体内在的化生力，这是
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更高层面上理实互生的
持续保障。
叶澜以理实互生之功，与大家创造出理

论与实践转化的中介，包括“发现问题就是
发现发展空间”“‘捉虫’与‘喔’效应”
等新教研文化，“教结构用结构”“三放三
收”等新方法策略，以及“研究手册”“指
导纲要”等，为实践者提供“脚手架”，助
其更新内在理论，努力“依教育所是而
行”，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自觉开展研究
性变革实践。现在，很多合作者成长为本土
教研指导者，自称是叶澜的“编外研究
生”。叶澜以教育的方式做教育学的学问，
这对后学者具有切实的身教作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学建设

中的“老大难”，解决难题才能突破前进。在
此意义上，叶澜有怀特海所言的“难题情
结”。如今，她正沉浸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
读与会通之中，为中国教育学发展所需的“方
法论再探”而努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研究员）

走出理论与实践
交互生成之路

叶澜：做中国教育学的真学问

本报记者 梁丹

虽然脚步有些蹒跚，
听力也有所下降，但83岁
的叶澜依然充满活力：眼
睛清亮有神，说话时总是
带着微笑，思路清晰敏
锐，底气十足。
2024年夏，记者在华

东师范大学校园里见到叶
澜时，是她时隔很久再次
回到学校。这次，她是为
了“新基础教育”研究30
周年暨“生命·实践”教
育学派20周年纪念与研讨
会的筹备工作。
“如果纪念意味着过
去，那纪念便没有意义。不
能只有议程，更要有目标，
要把这次研讨会的宗旨写
得更加明确。”起身接受采
访前，叶澜给会场上平均年
龄超过45岁的“学生”们留
了一个任务：每个人谈一谈
自己的意见，对于别人的想
法要说出为什么同意或者
为什么不同意。
跟随叶澜做学问几十

年，这些学生对叶澜依然
“既亲又敬”。“叶老师是个
特别真的人。你看，在我们
这个岁数，有做得不对的，
叶老师还是会严厉地指出
来，这是我们的幸福。”她的
学生说。
叶澜有个观点。她认

为：教育是使自我和他人都
变得更美好的事业，教育的
魅力是创造的魅力，是创造
生命发展的魅力。教师应
是不断追求自己生命发展
和完善的人，在帮助别人完
善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和完
善自己。
她追求做这样的教师。

如今，叶澜正抓紧完成两个学术任务，一是在
《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的基础上，完成“方法论
再探”，二是完成《教育概论》修订。
叶澜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但都很经典。出版于

1991年的《教育概论》是她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直
到今天，依然是教育学专业的重要专著之一。在豆
瓣上，有读者评价这本书：“深入浅出，韵味悠
长，论证严谨。看似概论，实则是对教育哲学级别
问题的再现与重组。”
这本书来自叶澜主讲的第一门大学课程——

“教育概论”。当时，这一教育原理课，在国内尚无
可用的教材。通过这本并不厚的著作，叶澜对“教
育是什么”作出了简洁而独特的解释：教育是有意
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是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有着复杂的互动关
系。
“这种观点是具有开创性的，它打破了传统上
将教育泛化、扁平化的认识。”在叶澜的学生庞庆
举看来，这体现了叶澜学术上的真诚——发表观
点，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通过研讨引发更多思

考，促进教育学发展，即便有的观点在别人看来大
胆甚至另类，但都是自己想明白的“对”。
做真学问、学力深厚、教育学立场坚定，是庞

庆举对叶澜深感佩服的地方。
作为一门舶来学科，在中国，教育学一直在为

赢得、巩固自己的学科地位而奋争。叶澜立志以教
育学为志业，也以教育学人的身份为荣。出席会议
签到时，她总是会突出自己“教育学人”的身份。
她常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教育学人，并且一
辈子把这个身份放在第一位。”
她像一株亭亭玉立的葱郁大树，根系庞大，但

是根却始终扎在中国的教育实践里，把吸收到的一
切阳光、雨露和养分，都汇聚到促进中国教育学理
论自觉和发展的生长上。
2004 年，这株在学术上不断自我超越的大

树，又结出了一颗新果——基于“新基础教育”十
年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反思，叶澜正式提出：为创建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而努力。之后，她对“教
育是什么”作出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
中国式表达。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意在以创建学派的方

式，推进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院长刘铁芳认为，叶澜踏实地回返中国
古典教育传统，试图寻找一种契合中国人之生命发
展的教育路径，表现出了一种浓郁的中国文化本位
意识，“这是殊为难得的”。
这种“殊为难得”的背后，可能和另一种身份

自觉有关——“在根子上，叶老师是中国儒家知识
分子，胸怀使命，入世担当。”庞庆举说。
“一个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原创的教育
学理论。这个‘自己的’教育学，是由中国学者提
出，扎根中国土壤，以中国自己的教育改革发展经
验为根的。”叶澜说，自己受鲁迅的影响很大，“愿
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最近几年，叶澜接连摔了两跤，但她说自己当

前的生命发展状态是“学而不厌、老而弥坚”，“当
然不是指骨头坚硬，而是信念、理想更坚定，没有
人可以随便把这些推倒。我有自己的定力”。
2024年10月，“新基础教育”研究30周年暨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20周年纪念与研讨会顺利
举行。会上，叶澜用她一贯的从容，微笑着与大家
共勉：“任尔东西南北风，扎根大地做青松。”

“一个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原创的教育学理论”

在很多人看来，叶澜不仅是一位学力深厚的教
育学家，也是一位躬行不辍的教育改革实践家。
在接受采访时，叶澜却对记者说：“我不是实

践的料子，但我相信实践中有智慧。”
她提起了一件往事：1962年留校之初，自己需

要在华东师大附小先接受两年的锻炼。那两年被叶
澜称为“人生最痛苦的两年”——以教育系高材生
的身份“下”到附小，还抱有出色表现的期望，结
果，常常因管不好课堂秩序而哭鼻子，有时还需要
教导主任坐镇，才能上完课。
这次“重创”让她有些惧怕，也让她真切地感

受到，理论学得再好，也不能直接指导实践。从那
以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萦绕在叶澜心头，一
次次被她审视、思考。
从1991年开始，叶澜在一所小学开展“基础

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研究，这是她生平
第一次用实地介入的研究方式，去检验理论的合理
性，研究理论与实践如何转化，也正是这项研究让
她穿梭在理论研究的“上天”和实践研究的“入
地”之间，“感到一种在天地间遨游、自由探究、
发现的欢乐”。
1994年，叶澜带着这种“上天入地”的理念，

和同行者开始了一项长时段的大型研究——“新基
础教育”研究，旨在创建“新基础教育”理论和21
世纪新型学校。

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为了读懂老师、读懂学
校，叶澜坚持“贴地式”的研究，为团队“立”下很多规
矩：研究人员不能着急发言，不随便进校园、进课堂，
进必有据；要提前了解学校、师生的基本情况，要有
真实的深入对话；要坐在教室的前排，既观察老师也
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生命状态⋯⋯
时隔十多年，上海市闵行区田园第二外语实验

小学校长蒋宛萍还记得叶澜对自己的一次评课。那
是一堂三年级的语文课《镇定的女主人》，自己扮
演佣人、学生扮演女主人进行情景对话，是蒋宛萍
对这堂课的亮点设计。
“你还记得，当时学生叫了你什么你才走到她
身边的吗？”评课中，叶澜的第一句话让很多人意
外，却让蒋宛萍打了个激灵。“保姆！她喊了我保
姆而不是名字，这不符合常理。”蒋宛萍说。
很多老师觉得这个细节不是这堂语文课的重

点。但叶澜和蒋宛萍都觉得，在口语交际中能否恰
当地使用称呼，平等、尊重地对待他人，是语文学
科育人的重要内容，应当被教师关注到，并且自然
地融入教学中。
“当时叶老师已经60多岁了，但对于课堂上的
每个细节、互动，叶老师仍然像录音机一样精
准。”蒋宛萍越回忆其中的细微之处，越觉得敬
佩，“这本身不是听力或者记忆力好坏的问题，而
是意识的问题。叶老师有着强烈的学科教学育人价

值观，立足这一点，她才会敏锐地捕捉到课堂上的
每一处研究资源。”
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一校之长，蒋宛萍说，

叶澜的学科教学育人观，不仅点亮和影响了自己，
还影响了更多老师深入思考学科育人的内涵、价值
和路径。
在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

院长李政涛看来，一方面，叶澜有很多“招数”，
能让一线教师知道怎么把抽象的理念、宏大的理想
变成实实在在的日常教育教学的一部分，解决做什
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另一方面，她还能反过来，把
变革中的创造提炼、转化为理论，教师遇到的问
题，也常常会擦出她头脑中理论的火花。
叶澜曾提出“把课堂还给学生”。但在听课

中，她发现，教师对怎么“还”、“还”的尺度和边
界把握不准，“要么是假开放，要么是乱开放”。从
这一现象出发，叶澜不断思考，提出了教学活动的
“有向开放”观：开放要有目标，要指向课堂的核
心育人价值；开放要有方向，要面向学生的生活、
知识基础和成长空间⋯⋯
如今，“新基础教育”已经开展了30年并仍在继

续。带着以基本理论为根基、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
的智慧，叶澜和团队走进了全国10余个省市，与200
多所学校定期持续开展合作研究，带领上千教师、数
十万学生共同创生着鲜活的在校生存方式。

“我相信实践中有智慧”

点开叶澜的微信朋友圈，她保持着一种高频的
更新：初绽的兰花，夏日的晚霞，“人匆匆，伞花
花”的美丽街景⋯⋯
尽管大多时候囿于12楼的家中，叶澜却享有一

种丰富的世界，她与天上的云海、身边的草木对
话，并乐于把这些交流分享出去。“天地万物千姿
百态、生生不息，我的生命与许多生命相遇，生活
越来越乐观。”叶澜如是说。
上海市闵行区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燕琴

与叶澜相识20多年，“叶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她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对生命的热忱。”旅游时，
叶澜喜欢收集各地的石头。有一次，叶澜把石头放
进一盆水里，水面微微荡漾起来的时候，她对陆燕
琴说，“你看，石头也会呼吸”。
在陆燕琴眼中，“叶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活泼、

真诚的人，从她身上，你能看到生命的更多美好”。
的确，可以把“生命”这两个字作为解读叶澜

的一把钥匙。这不仅是因为她独特的生命经历和强
烈的生命意识，也因为生命成长是她始终坚守的价
值取向。
1990年秋，在上海市一所小学听课时，叶澜特

地用码表计算了一下时间，40分钟的课，教师占用
了30分钟，10分钟的提问时间里，只有少数学生

举手，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只是静静地听。叶澜感
到一种巨大的冲击：学校是“大活人”最多的地
方，在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人开展教学的课堂上，怎
么会如此沉闷没有生气？
“唤醒教育工作者的生命意识，是改变教师的
学生观不可缺少的、富有冲击力的因素⋯⋯”1997
年，在对学校教育进行持续深度介入式研究的基础
上，叶澜写出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文。
这是她从心底“吼”出来的一篇文章，她鲜明地提
出：要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眼光看待课堂
教学。
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水面，这篇紧贴现实、热情呼

吁生命关怀的文章，成为不少人“认识”叶澜的开始。
时隔近30年，江苏省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李伟平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他说，这篇
文章唤醒了自己，“‘生命’两字从那时起，便深
深刻入了我的脑海”。
2009年，李伟平兴高采烈地告诉叶澜，自己成

了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的培养对象。没想
到，叶澜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帽子拿到手，
对你来说就够了吗？”李伟平心里感到不舒服，不
理解叶老师怎么这么说。
几年后，李伟平看到一些教师，在评上高级职

称、获得荣誉称号后，研究课不上了，课题也不搞
了，进入了职业倦怠期。这时，他想起了叶澜曾告
诫自己的话：“当荣誉称号这些外力消失之后，人
靠什么持续向前发展？”
叶澜认为，答案在于“内生力”。随着“新基

础教育”研究进入生态式推进阶段，跟着叶澜做了
十几年“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李伟平发现，“叶老
师不管我们了，要‘放飞’我们”。和很多校长一
样，他很不适应甚至有点儿慌：“我们已经习惯按
照叶老师设计好的线路和方案做，让我们自己走，
一是怕自己懈怠，二是不知道怎么走。”
但几年下来，看到不少合作校都有了各自不同

的创造，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状态，李伟平慢慢明
白了叶澜的话：“人不会走路的时候，需要别人扶
一下，但是不能扶你一辈子。路，最终要靠自己
走。人，最终要靠自己活！”
唤醒师生的生命自觉，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使

之成为创造自身生命的主人，是叶澜不竭的呼唤。
在一次发言中，叶澜充满诗意地总结道：“在

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
‘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教育学
说到底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觉的教育实践的学问，
是一门充满希望、为了希望、创生希望的学问。”

“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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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观看
更多精彩内容

图①叶澜在新基础教
育试验学校接受学生采访。
图②叶澜书法作品。
图③叶澜和学生在交

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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